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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200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

《丁莊夢》1，講述了後集體化時代中

原鄉村丁莊歷經「集體賣血—染病—

死亡—毀滅」的故事，藝術地再現了

1990年代以來河南省「艾滋病村」怵目

驚心的災難爆發過程。本文關注的

是：在這場偶然性與必然性交錯的災

難中，丁莊的所謂「精英」人物李三

仁、丁水陽、丁輝、賈根柱及丁躍進

等的職責、反應及行動。丁莊人在物

欲與災難面前的進退失據，很大程度

上可歸因為丁莊精英的應對失序，閻

連科精準地刻畫了他們的無奈與無

力、無行與無義。這些「精英」的表

現，絕非丁莊所獨有，他們在同時期

的中國鄉村普遍存在。循此路徑，作

者直叩「丁莊即中國，中國在丁莊」這

一與國家現實緊密相關的主題。

一　楔子：鉅變中的失語

《丁莊夢》Å的丁莊，是一個位於

河南省豫東平原的典型小村，封閉而

平靜，村民過Ó貧困、清苦的田間生

活。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前夜，丁

莊的日常生活與秩序，仍然殘存Ó集

體化時代（1950至1970年代）的影響：

「相對於傳統時代的村莊而言，這是

一種更為孤立和封閉的社會結構單

元。⋯⋯集體化時代的實踐在某種意

義上塑造了一種真正的『小國寡民』的

村莊生活。」2然而，這種安於清貧的

狀況與秩序並不穩固，在農民負擔持

續加重達到頂峰的1990年代初，在當

地政府發展血漿經濟的鼓動和誘導

下，丁莊人走上了「集體賣血—染病—

死亡—毀滅」之路。在這條不歸路

上，丁莊的農民一度收入不菲，然而數

年後，伴隨賣血而來的不治之症——

「熱病」（即艾滋病），奪去了大多數鄉

民的性命，丁莊因此盛極而衰。

這是二十一世紀初年為數甚多的

「艾滋病村」的命運縮影。賣血之前表

面平靜的鄉村，實際上正處在脆弱的

轉型期：一方面，國家的力量大面積

撤退，集體名存實亡，公共權力處於

半真空狀態；另一方面，新的鄉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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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生活與秩序尚未形成，亟待重建。

對國家退出後的鄉村公共生活，閻雲

翔有精闢的論述：「自80年代以來，

公共生活衰落，社會秩序惡化，鄉村

社區也在解體。地方政府和村幹部對

農民予取予求」3，不僅如此，「國家

在撤除了對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

經濟支持後卻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

社會自組織，這又使得已經衰落的公

共生活雪上加霜。」4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該時期國

家對鄉村的影響，並不因為集體化時

代的終結和國家權力的撤出而不復存

在。在丁莊，這種影響尤其體現在地

方政府對賣血經濟的大力鼓吹，對李

三仁的罷免，對丁輝倒賣行為的扶

持，以及對賈根柱、丁躍進竊取丁莊

權力的默認等一系列事件之上。如是

種種，我們明顯看到，國家公權力對

鄉村重大事務的直接干預與影響依然

有力而深遠。

當熱病陸續爆發、死亡大規模蔓

延之時，在丁莊的世界Å，國家、宗

族、精英等各種力量集體失語、失

位，村莊進而呈現出混沌、無序和暗

湧的亂象。賣血和染病對於丁莊這樣

一個平原的封閉農村來講，無疑是一

場與每個村民生死攸關的鉅變。在這

場鉅變中，值得關注的是丁莊「精英」

的更迭，因為鄉村精英呈現出來的深

刻變化，是整個社會大轉型的一個反

映。《丁莊夢》既刻畫了有擔當的舊政

治與宗族／文化精英的無奈與無力，

更描摹了無道義、無底線的新經濟與

新政治精英唯利是圖的鑽營與貪婪。

二　政治精英

傳統鄉村的秩序與正常運轉，主

要是靠「精英」來維持和保障。大體而

言，相對於一般群眾，農村精英是指

對村莊的日常生活與秩序起Ó重要影

響的少數人物。在經歷新中國多年社

會主義革命（土改、合作化等運動）滌

蕩、改造後的鄉村，倫理價值觀和權

力秩序遭遇根本性的重新洗牌，注重

社會、經濟和文化積累的舊精英被打

倒和取締，取而代之的是以階級出身

和政治態度為標準的鄉村代理人。賣

血之前的丁莊，在很大程度上延續Ó

集體化時代的政治精英治理狀態，只

是略為鬆散而已。

自1980年代以來，國家的力量大

部分撤出之後，權力呈現碎片化的轉

型期鄉村，「正在發生Ó劇烈而又快速

的變遷，在此過程中，農村精英有Ó

不可替代的作用。⋯⋯存在Ó農村精

英循環和精英再生產的問題，而這些

問題的出現往往會對原有的村莊結構

和村莊政治產生重大影響。」5再度洗

牌的新、舊精英，表現迥異，而後集

體化時代的鄉村，由於「社會關聯程度

賣血和染病對於丁莊

這樣一個平原的封閉

農村來講，無疑是一

場與每個村民生死攸

關的鉅變。在這場鉅

變中，值得關注的是

丁莊「精英」的更迭，

因為鄉村精英呈現出

來的深刻變化，是整

個社會大轉型的一個

反映。

《丁莊夢》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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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村民之間缺乏共同意識與道德

輿論約束，只有利益的計算，這種原

子化的村莊生活增大了精英資源整合

及精英獲取資源的難度。⋯⋯村民原

子化的程度越高，其與社會的對話成

本越高，就越不利於其利益的保障，

從而容易滋生不滿與對立情緒」6。由

於缺乏強力而高尚的精英人物或者社

會組織，「其所導致的結果於是成為

個人的崛起和社會的衰弱」；更進一

步，「這種自私的個人化使所有人都

合理合法地妄〔罔〕顧公共福利和社會

健康」7，造成當今中國社會各種尖

銳的矛盾與病症。對此，《丁莊夢》述

說備至。

為了更好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借

助於社會學領域對農村精英的劃分方

式並稍作調整，將農村精英分為「政

治精英」、「宗族／文化精英」和「經濟

精英」三類8。《丁莊夢》Å相對應的人

物形象分別為政治精英李三仁、賈根

柱、丁躍進，宗族／文化精英「我爺」

丁水陽，以及經濟精英「我爹」丁輝。

如果從精英的代際更迭角度來講，上

述精英又可分為「傳統精英」和「現代

精英」兩類，其在小說中的對應者分

別為傳統精英李三仁、丁水陽，現代

精英丁輝、賈根柱和丁躍進。

先說政治精英。集體化時代的鄉

村，在國家權力籠罩下「形成了一元

性政治精英結構形態」9。新形成的政

治精英「與舊的士紳階層背道而馳：

無財產，無良好的教育，原階級地位

低下」bk。他們本身實際上缺乏令人信

服、崇敬的能力與魄力。由於其正當

性和合理性來自上層的政治賦予，因

而其權威更多是以非自然的、人為的

方式而形成的。這種「偽精英」所扮演

的主要角色，乃是國家權力在鄉村的

具體代理人，他們「所代表的更多的

是國家的利益。⋯⋯本身從某種意義

上而言，已經不具有人格上的獨立性，

充其量不過是國家政策和法律的傳輸

者和執行者。相比舊有的精英而言，

他們缺乏對鄉村社會規則建構的能力

和對鄉村秩序維護的自覺性」bl。他們

「在政治上絕對地緊跟上級，盲從政

策，較少關心顧及農民利益，更多的

是作為上級管理鄉村的代表，而逐步

地減弱了為鄉村利益吶喊的職能，逐

漸失去廣大農民的擁護支持」bm。

由於這種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鄉

村治理模式的相對極端性，使得這些

政治精英的治理難以持久。特別是集

體化時代終結和改革開放後，隨Ó政

治和經濟因素的此消彼長，這種一元

性政治精英結構很快遭到侵蝕：「在

『分田到戶』中最能感到失落的可能是

村幹部了，⋯⋯與其說『分田到戶』分

掉的是集體的土地和財產，不如說是

他們手中的權力。」bn鄉村權威和秩序

開始了漫長的重建，「只是國家對於

鄉村權威與秩序的構造仍然具有主導

性地位。⋯⋯鄉村社會似乎有了很大

的自治空間，但實際上這種制度依然

是在國家權力的監控之下，是賦權型

的制度」bo。

小說開場描繪了因督促賣血不力

而遭罷免的老村長李三仁。其實，作

為老資格的退伍軍人，李三仁在村長的

位置上，兢兢業業帶領丁莊人奮鬥了

四十年。如果比對1940至1960年代的

革命小說如周立波《暴風驟雨》（1948）、

柳青《創業史》（1959）、浩然《豔陽天》

（1964）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李三仁

就是一個中老年版的郭全海、梁生寶

或者蕭長春。在集體化時代，只要他

們以黨在農村的代理人身份緊跟黨的

號召與步伐並執行其命令，就能維持

權威。因為「在1978年之前的社會，

進入以經濟收入為主

要衡量標準的市場經

濟社會以後，新的價

值觀與評判標準使得

李三仁失去四十年帶

頭人的「權威」，隨之

不名一文、煙消雲

散。他被罷免，正是

這批政治精英淡出農

村社會舞台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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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條完整的統治鏈，⋯⋯無論前

者，還是後者，其所形成的威權有時

依賴國家暴力維持，有時甚至乃是自

覺的。也就是說，這種威權被廣泛承

認並自覺屈從」bp。

可是，隨Ó集體解散，「基層公

共權力合法性下降，鄉村幹部在村莊

中的道德形象並不為村民所認可。」bq

在進入以經濟收入為主要衡量標準的

市場經濟社會以後，新的價值觀與評

判標準使得李三仁失去四十年帶頭人

的「權威」，隨之不名一文、煙消雲

散。他被罷免，正是這批政治精英淡

出農村社會舞台的序幕。

政治精英如此，宗族／文化精英

與經濟精英呢？

三　宗族／文化精英

宗族在中國傳統鄉村發揮的重要

作用，早已人所共知。1949年起的社

會主義革命，曾經將宗族的現實作用

降至歷史最低點，並代之以「階級」和

「集體」的觀念。「『大集體』生活消失

後，⋯⋯國家權力從村民日常生活中

隱去，宗族觀念曾一度對村民間關係

的調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是，隨

Ó財富標準主導村莊社會層級結構之

後，致富變得比致富的手段更為大多

數的村民所看重」br，伴隨Ó這一變

化，「在村民處理與家庭外村民關係

時，有用性變成了主導原則，而與此

相背的關係則疏離化（即便依據血緣

或地緣因素其關係更近）。」bs也即以

下說法所表述的那樣：「非集體化之

後，國家作用的急劇減少則對農民的

私人生活也有Ó同樣重要但恐怕是更

為負面的影響。⋯⋯農民中出現了一

種極端實用的個人主義。」bt這一實用

個人主義，輕易戰勝了宗族、信仰與

文化的約束。在許多地區，「以家庭

為單位的經濟實體，進一步弱化了宗

族的經濟職能。宗族，或者說是大家

族，僅僅保留禮節上的日常往來，以

及經濟事務上一定的相互幫助。」ck

在小說中，最能體現宗族、血

緣、地緣因素不敵財富、有用性原則

的是丁水陽。丁水陽首先具有較高的

小說中最能體現宗

族、血緣、地緣因素

不敵財富、有用性原

則的是丁水陽。丁水

陽本來享有精英的天

然位置，但他在上面

的鼓動下號召大家賣

血以後，地位很快就

下降了，因為整個村

莊的權力已經轉移到

血頭那7。

宗族在中國傳統鄉村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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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身份與道德身份，加上「作為年

齡大和輩分高的人，本來享有精英的

天然位置。但他在上面的鼓動下號召

大家賣血以後，他的地位很快就下降

了，因為整個村莊的權力已經轉移到

血頭那Å，而最大的血頭卻是他的兒

子」cl。在熱病病人集中到學校居住的

初期，丁水陽由於在學校的特殊地位

和召集人的身份而尚享有崇高威信。

但很快其患熱病的小兒子（「我叔」）丁

亮由於與堂弟媳玲玲亂倫，被賈根

柱、丁躍進有預謀地當眾揭發，丁水

陽再度遭受排擠，被迫讓出學校主管

者的位置——而丁莊隨後發生的道德

大滑坡，正是從丁水陽下台開始，最

後蔓延至整個村落。

另一方面，即便是在丁家一族

Å，德高望重的丁水陽，對自己的兩

個兒子，對本家晚輩丁小明、丁躍進

的種種行徑，其影響力、約束力庶幾

為零。在現實利益面前，家族內部的

輩分秩序、教化訓導，被年輕一代棄

之如敝屐。這與改革時代的鄉村公權

衰落緊密相關：「在糾紛解決及越軌

行為懲戒方面，⋯⋯村莊公權普遍衰

落，村莊內部自主解決糾紛的能力弱

化，實施懲罰的能力則幾近消失。」cm

晚輩在丁水陽眼皮底下，肆無忌憚地

幹Ó買血、賣血、倒賣、亂倫、欺詐

等勾當。丁水陽妻子被兩個兒子收購

來的鮮血驚嚇而死，但仍然無力阻止

他們違背誓言，繼續收購鮮血發財。

丁莊孝道之衰，足見一斑。

在丁莊的賣血歷程中，我們除了

看到宗族血緣的無力之外，丁莊人的

信仰與文化，也在競富欲望與疾病威

脅的雙重夾攻下，毀亡殆盡。

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的研究指出，近代華北的許多村莊，

除了「以村廟為中心的宗教組織」外別

無其他組織，而且該組織是社區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其會首「往往還擔負起

組織全村性的非宗教活動的責任」cn。

賣血之前的丁莊，在鬼神崇拜方面，

與傳統的村莊並無二致：莊南一里

半，聳立Ó一座關公廟。在「求財」的路

上，丁莊人先拜關公，後信賣血co：

想發財都到正堂去上香，上了幾十

年，末了還是賣血掙了錢，也就扒了

廟。不信關公了，信@賣血了。

關公廟的推倒，在丁莊是一個標

誌性事件——丁莊人改鬼神信仰為金

錢崇拜，在發展經濟、發家致富的道

路上爭先恐後、漸行漸遠，把靈魂與

信仰丟棄腦後。梁鴻筆下的河南梁

莊，與丁莊相類：「整體的、以宗族、

血緣為中心的『村莊』正在逐漸淡化、

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為中心的

聚集地。⋯⋯宗族家庭之間的感情往

往很淡。」cp譚同學對湖南橋村的社會

學研究，於此同樣適用：「村莊權力格

局和道德秩序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

村民的信仰系統陷入了紊亂。⋯⋯導

致村民生活的無意義化、現時化和高

度自利化，不僅缺乏公德成為村莊普

遍的道德事實，村民私德出問題的情

況也已經大量存在。」cq而其後丁莊所

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從信仰的角度來

看，「村民陷入了信仰缺位的困境。

村民的宗教信仰⋯⋯均難以抵擋金錢

壓力的衝擊。⋯⋯多數村民（尤以年

輕者為主）不再對此有敬畏之心。」cr

即便是關公廟的代替者——學

校，在熱病爆發期間也被廢棄不用，

最後在賈根柱、丁躍進等人手Å被拆

窗搬椅、洗劫一空。作為「公產」的學

作為「公產」的學校被

瓜分殆盡的命運，甚

至比關公廟的倒掉還

要殘酷：它標誌R丁

莊人對文化重建、對

後代教育培養的理想

與信念的摒棄與絕望。

正是丁莊人自己，親

手掐滅了所謂「未來」

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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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倒掉還要殘酷：它標誌Ó丁莊人對

文化重建、對後代教育培養的理想與

信念的摒棄與絕望。正是丁莊人自己，

親手掐滅了所謂「未來」和「希望」。

梁鴻在《中國在梁莊》一書中，如

是解讀鄉村學校的消亡cs：

是這個村莊文化氛圍的消失，一種向

上的精神的消失，⋯⋯如果從一個民

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傳承的角度來

看，它又不僅是一所小學去留的問

題。對於梁莊而言，隨@小學的破

敗，一種頹廢、失落與渙散也慢慢瀰

漫在人們心中。在許多時候，雖然它

是無形的，但它最終卻以有形的東西

向我們展示它強大的破壞力。

丁莊也是一樣。對於這一切的發生，

老一輩精英如李三仁、丁水陽等不無

努力過、阻止過，但遭受了螳臂擋車

式的失敗，回天無力；連李三仁自己

也被疾病吞噬了生命。學校的廢棄與

老人的故去，其意義與影響是深遠

的。「隨Ó學校在村莊的停辦——它

可以看做是統攝整個村莊向上精神的

象徵物，隨Ó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

去世——他們往往是村莊的心靈指向

和道德約束，村莊從內部開始潰敗，

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莊。這一潰

敗意味Ó中國最小的結構單位遭到了

根本性的破壞。」ct這是梁鴻筆下的梁

莊，也是閻連科筆下的丁莊。

除了宗族身份外，丁水陽在丁莊

也是為數極少的文化精英。但是這一

身份在賣血狂潮中，同樣顯得尷尬與

無力。這與1949年之後鄉村精英文化

功能的缺失和鄉村文化的衰落息息相

關。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農村，從

農業合作化到改革開放，政治精英和

經濟精英先後佔據Ó鄉村社會的主流

與核心，與此同時的一系列政治運動

批判與打倒了舊精英階層，而文化和

宗族精英則受到壓迫與排擠，淪落為

鄉村的邊緣人群。「鄉村社會空間的

被擠壓、鄉村知識份子的被遺忘、傳

統文化力量的被批判等，都使得代表

了傳統文化的精英隊伍不斷散落以至

無處可尋。」dk由此更進一步，「傳統

鄉村社會依賴於文化進行的自我組

織、自我調節功能完全喪失，群眾運

動成為黨和國家調控農村的最有效手

段。即使是改革開放後，鄉村政治、

經濟功能得以恢復，鄉村社會的文化

功能也已經因為傷動元氣而難以復蘇

了。」dl改革開放使許多原來鄉村的黨

政幹部轉變為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

大量迅速崛起的經濟能人被吸收進社

會控制集團。新的政治精英扮演Ó既

要代表國家政府，又要代表本村群眾

的雙重角色；而「傳統鄉村精英最具

代表性的文化精英則逐漸在歷史的變

遷中影響甚微及至消失殆盡了」dm。

那麼，年輕的「精英」哪Å去了？

四　經濟精英

杜贊奇對現代華北鄉村Å維繫政

府與鄉民之間的「經濟人」所作的劃

分，分為「保護型經紀」和「贏利型經

紀」，後者被定義為「視鄉民為榨取利

潤的對象」，由於「這類經紀對待鄉民

的貪婪性、甚至掠奪性」，也可稱他

們為「掠奪型經紀」dn。按照杜贊奇的

說法，丁莊的傳統精英更接近於「保

護型經紀」，而且他們正陷入無力和困

境——李三仁權威不再、病入膏肓，

在丁水陽、李三仁等

傳統精英失去了保護

丁莊的能力之時，丁

莊年輕一代的現代精

英——丁輝、賈根柱、

丁躍進之流，粉墨登

場，這是一群接近「掠

奪型經紀」的人物，他

們先後混進權力體制

內，竊取國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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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水陽兩度蒙羞、心存愧疚。作為

「較多地體現傳統價值觀念和行為方

式的精英」，他們正在步履蹣跚地老

去。儘管他們勉力支撐、維繫Ó鄉村

社會傳統道德的評價體系和社會穩

定，但隨Ó社會價值觀念的急遽變

化，無可避免地，他們「在農村社會

精英中所佔的比例在減少⋯⋯。傳統

精英對農村社會的影響也在下降」do，

他們對鄉村社會的影響作用日益減

少，其殘存的影響力主要存在於中老

年農民群體。

在丁水陽、李三仁等傳統精英失

去了保護丁莊的能力之時，丁莊年輕

一代的現代精英——丁輝、賈根柱、

丁躍進之流，粉墨登場，這是一群接

近「掠奪型經紀」的人物。「現代精英

體現的是現代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

年齡一般在35歲左右。他們文化水平

高，思想解放，視野開闊，精力充

沛，艱苦創業，又趕上了改革開放的

好時代，他們是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

的主要開拓者。」dp在閻連科的小說

Å，他們先後混進權力體制內，配合

地方政府以竊取國家讓渡給村莊的大

部分利益與權力，中飽私囊。

貧窮的丁莊本乏經濟精英，但是

通過賣血造就了第一批「先富者」——

「血頭」。他們以抽取別人的血贏利致

富，是一批缺乏嚴格的道德約束，為

贏利而罔顧賣血者身體健康多抽血的

人。他們遊蕩於街巷、田野之間，恍

若現實版的「吸血鬼」。丁水陽之大兒

子丁輝乃箇中翹楚。他抓住了政府力

推「賣血」這一契機，成為丁莊第一個

「血頭」，引爆了丁莊的賣血風潮，並

成為丁莊首富。他進而與高副縣長勾

結合謀，以「救濟」之名倒賣棺材、配

對冥婚以盤剝鄉民、牟取暴利，大發

死人財之餘，扶搖直上，成為體制內

的官員。

丁輝作為地方政府與鄉村之間的

核心聯繫人，壟斷性地掌控了上下溝

通的要道，道貌岸然地上下通吃，毫

無疑問是小說中「惡」之集大成者。丁

輝的所作所為，使我們想起俄國作家

果戈理（Nikolai V. Gogol）名作《死魂

靈》dqÅ企圖通過購買死農奴名額牟

利的六等文官乞乞科夫。只不過與乞

乞科夫相比，《丁莊夢》Å的社會更加

令人窒息與絕望而已。

對於丁輝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閻

連科在某次訪談中認為不無遺憾dr：

偉大的作家應該像托爾斯泰那樣，愛

他筆下所有的人，愛他的敵人，愛他

的仇人，但在《丁莊夢》中我沒有做到

這一點。這主要體現在丁輝身上，和

其他人相比，丁輝可能寫得單純了

點，不那麼可愛，但他更能讓人感受

到隱藏在社會後面的不易言說的東

西。我對丁輝的愛是有限的，這是我

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最大遺憾。

丁輝的飛黃騰達，反映了地方政府借

助「掠奪型經紀」，通過倒賣棺材、發

救濟糧油、配對冥婚等措施，對鄉村

社會持續不斷的調控與盤剝。

而在丁莊內部，同樣上演Ó類似

奧威爾（George Orwell）《動物農莊》

（Animal Farm）和戈爾丁（William

Golding）《蠅王》（Lord of the Flies）那

樣的爭權奪利。行將就木的熱病病人

賈根柱、丁躍進狼狽為奸：他們在病

人聚集的學校Å，合計上演偷竊丁莊

公章，以及對丁亮的「捉姦」把戲，終

於取代丁水陽成為丁莊熱病病人的

「首領」，進而號令全村。隨即，他們

在丁莊內部，同樣上

演R類似奧威爾《動物

農莊》和戈爾丁《蠅王》

那樣的爭權奪利。行

將就木的熱病病人賈

根柱、丁躍進狼狽為

奸，二人的作為逾越

了多項鄉村傳統道德

禁忌與底線，進一步

加快了丁莊走向毀滅

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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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肆瓜分學校、村莊的公共財產，乃

至發棺掘墓。二人的作為逾越了多項

鄉村傳統道德禁忌與底線，進一步加

快了丁莊走向毀滅的腳步。倘非身患

絕症，賈根柱與丁躍進勢必成為類似

劉震雲《故鄉天下黃花》中趙刺�、賴

和尚式的無賴村霸ds。

在《丁莊夢》中，無論是上級劃撥

的救濟物資（如糧油、撫恤棺材），抑

或村莊共同體的公共財產（如學校、

集體樹木），在李三仁、丁水陽失勢

後，均為丁輝、賈根柱、丁躍進等人

所掌控與瓜分；換言之，作為連接上

下之間的「經紀人」，丁輝等人壟斷了

大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分配。有學

者發現，在今天的中國，「農村中以經

濟和文化網絡為基礎的各類強勢成員

迅速成長，並在農村公共事務中發揮

Ó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擁有或者

可以調動比一般村民更多的稀缺資

源，並利用這些資源取得了某一方面

的成功，進而為農村的發展做出了貢

獻。」dt只是小說Å的丁輝等人在罔顧

公共道德與利益、瘋狂攫取私利之

餘，並沒有為他們的家鄉做貢獻而已。

丁輝、賈根柱和丁躍進之流，唯

私利而無公德，而「道德是社會對個

人行為的制裁力，使他們合於規定下

的形式行事，用以維持該社會的生存

和綿續」ek。當「道德」被新的「精英」肆

無忌憚地踩在腳下，丁莊的徹底衰頹

已不難預見。

五　結語：精英失序的噩夢

經濟學家、精英理論創始人帕累

托（Vilfredo Pareto）在其開拓性名著

《精英的興衰》（Applicazione di teorie

sociologiche）中，對精英的更替現象

做如是描述el：

精英是指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

精明能幹的人，而無論好人還是壞

人。然而，根據一條重要的生理學定

律，精英不可能持久不變。因此，人

類的歷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斷更替的歷

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則衰落

了。

《丁莊夢》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

可以看作是從李三仁、丁水陽到丁

輝、賈根柱、丁躍進等「精英」的更替

過程。有學者認為：「鄉村精英身份

地位的歷史變化實際上折射出了不同

時代的社會要求，集中體現了鄉村社

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狀況，國家政權

與鄉村社會的溝通與互動程度。」em

透過閻連科的筆觸，在政治、宗族／

文化精英到經濟精英的歷史性更替

過程中，既有故事的偶然性，更是由

歷史的必然性所決定的。而且隨Ó

精英的變換及鄉村權力話語的轉移，

傳統的鄉村文化基礎在經歷一系列

政治運動之後，再度遭受商品經濟

大潮的重創。鄉村的文化功能日漸衰

落乃至喪失——最明顯體現在學校被

瓜分的事件上，丁莊也隨之失去了生

命力。

在《丁莊夢》的世界Å，丁莊精英

潰敗，人去村空：丁水陽老人「穿過

丁莊時，像一個人穿過沒頭沒尾的溝

壑樣。走過從丁莊到學校的那段路，

像一個人走在沙漠上。走在沒有人煙

的黃河古道上」en。閻連科筆下的「未

來」何其悲觀？

丁莊的噩夢並不曾結束。

隨R精英的變換及鄉

村權力話語的轉移，

傳統的鄉村文化基礎

在經歷一系列政治運

動之後，再度遭受商

品經濟大潮的重創。

鄉村的文化功能日漸

衰落乃至喪失，丁莊

也隨之失去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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